
評介：

殷  穎：臉書與想飛                    基督教中華文字差傳會  

奉收殷牧的近作臉書及想飛二冊，真箇展誦為快，除了熟悉的詩般散
文之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是作者說到自己的近況，真摯感人，值得我
們敬佩：

個人已屆八旬，但感謝神，手筆尚未廢，記憶力雖減退，思考力
卻有增加。因已由教會退休，沒有太多機會再上講台宣講，只能
紙上宣道，以“我寫故我在”自我勉勵，所以更珍惜神賜我的這
枝筆，每天都要書寫，以見證主的恩典。更後悔在年富力強身體
健康時，多半將時間花在行政事工上，如今只出版了十二本書。
餘下的時間每一分鐘都十分寶貴，夜間醒來便要寫下新的領受，
枕邊常備紙筆。(臉，頁 153)

一般人退休後，大致有兩種生活方式：一是如狡兔窟中躲死，一是以
餘時行樂。著者早過退休“妙齡”，卻如此勤奮！

書中有“為愛腰千折”一文(臉，頁 155－158)還說出一個故事：

一個八旬的老者每晨策杖爬上一段山路，踱到九月的寒林下，佝
僂著腰身在地上撿拾一片片的落葉。葉片殷紅如血，吸引著他的
目光與手指。他艱辛的彎下痠疼的腰，曲著沉重疼痛的雙膝，俯
首將一片片紅葉撿拾起來裝入袋中。每撿一二片便要直起腰來，
作一個深呼吸，換一口氣，再俯首彎腰繼續撿拾。撿滿了一袋，
踏上蹣跚的歸途時，內衣早已溼透。...

不過，這還只是開始。回到家中，要拭去葉上露水，選好放在書中壓
平，成為“葉箋”，逐個寫上“愛”字，放在紙盒中，寄去台灣，“由太平洋另
一端的志工們接手與接力... 將紅葉貼在印好署名印章的紙片上，再裝入
塑膠袋內，才可夾入書中，而最後才能交在愛心義工們的手上，再一本本
分傳給讀者。”

現在，大概你可以猜到這是著者的夫子自道了。“而其實真正要傳遞
與分送的，卻是天地間的大美與大愛，是殷紅的基督十架之愛。”

也說該退不休的人物。
有些人忝居教牧，對神敷衍，對人逢迎，語無倫次，錯訛別字連篇，

常是講些笑話湊時間，更糟的是“粗口成髒”(不配說出口成章)，貽羞主名，
還沾沾自喜。如果還不夠，說來奇怪，此類人物居然往往甚受歡迎，譽為
“名嘴”！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雙重悲哀：一則為聽眾分辨能力的問題，一則
為在他們腳前受教者的前途，只好求主憐憫了。



與騙子講責任的問題，似乎有些可笑；但有人欺讀者群眾無知，任意
抓個人著意的題目，就著書立說，殃及棗梨。他們募了人家的款，賣了自
己的書，有時品質低劣，文辭不通，甚或亂發“預言”愚弄人，根本就沒作
過有誤退錢的考慮，比起生意人來，可差了好大一截。

“臉書”(Facebook)是互聯網文化的新名詞，也譯為“面簿”或“臉簿”。
從使用的內容看，難以概括界定其說甚麼，或不說甚麼，大概是甚麼都說，
也許差不多。開始的時候，由於一名無聊的哈佛大學生，要知道同學的人
與事，後來竟發財致富。

從殷作書封面圖，我想到“人”或“角色”(person)這個字，是源於希臘
古典戲劇的“面具”(Gr. prosopon)。雖然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真
我”絕難尋得。仁慈溫柔的耶穌，對假冒為善的人(hypocrite)，例外的嚴
厲指斥，那個字 hupokrites 自然是同一來源，正是指在戲台上戴面具的
人；他們的後裔充斥市場，也許就可在府上尋到。也許，因此本書中頗有
揭露假面具的不合時宜文章。當有人厚顏倡議“有比誠實更高的道德標準”，
到此地步，著者主張，可能是沉痛的說：“講到教會，或許更需要這個字：
甦”(臉，頁 170)。試想：連最善謊言的人，也願意別人對他誠實；如果
降到這標準之下，恐怕是次人族類了。當然，主耶穌特注重誠實，反對虛
偽，是否被再釘十字架了呢？

“然後呢？”(臉，頁 35－39)並不是全講末後的事，卻也不妨想到末
後。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米迦勒其羅，所作梵諦岡教堂穹頂的“最後審
判”中，原來呈現的都是裸體人物；是他的僱主教皇老先生，著另一藝術
家各給加上圍腰布，以為“遮羞”。其假道學作風，證明其為不懂神學的當
權者之一。因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來四:13)，怎遮掩得了？
基督徒該如何警惕？

多年前，著者遊學以色列，看到無花果成列，蔚為風景，有感為文。

我們放眼望去，今日教會最壯觀亮麗的一道風景，便是這些不結
果子的無花果樹。他們可以裝飾門面，填滿座位，在禮拜時行禮
如儀，奉獻服事也不後人。知名的長老，熱心的執事，花朵與樹
葉隨處可見。這道風景還真能讓人驚豔... 無花果樹喻基督徒，
人不是要看葉或花，而是要採果。(臉，頁 77)

沒有果子的基督徒，自然是不負責任的人。“第三種基督徒隱者”，是
失落的基督徒，或說沒有信仰，沒有生命的假基督徒(臉，頁 79-83)。

著者有心造就信徒，其“恨鐵不成鋼”的痛心，屢見於字裡行間。他看
不慣有葉無果的宗教事業，雖然絕不贊成“陳光標”揚錢揚名，卻看透旅遊“
短宣”之短，深受慈濟的刺激，慨歎“好撒瑪利亞人”隱跡。這真值得我們好



好想想。(臉，頁 93-101)如果基督徒只是以標榜屬靈自我麻醉，就只好
讓佛教慈濟會獨擅勝場了。

書中反映了一個值得慎思的問題：甚麼是宣教？
另一個類似故事：“從小人物渡邊，靖國神社，到東京裁判”，是自不

同角度，說到有關宣教的意義。(臉，頁 111-121)
渡邊其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香港集中營的管理者之一，是虔

誠的基督徒，在那段時間偷救了許多中國人，戰後渡邊作了牧師。其事後
經英國 BBC報導。本書著者和幾個同工，艱苦籌維，想製作成電影。東
京裁判是戰後審判日本的戰犯大人物，大規模殘害人，卻有日本“愛國”的
傳播機構，費財費力製作成功影片，為侵略者洗刷罪行。雖然是舊事，教
會該作些思省，是否認定其為“不屬靈”而置之度外？

說了許多人間世，讀者該想談“天上事”。“蝴蜨夢”自然是引我們到想
飛的轉樞。

如果誰“想飛”，認真想飛，而不僅是幻想，必須從“道成肉身”入門。
簡單說，基督教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才可以在十字架上受死，代人贖罪；
並且復活，升天，使人稱義(羅四:25)。“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
作神的兒女。”(約一:12)這是最重要的關鍵。這是不能跳越的門檻，必由
的道路。如果誰不如此相信，就不是基督徒。誰不如此傳，自然就不能叫
人如此信，就是假先知，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
主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滅亡。”(彼後二:1)怎能不慎！

中國道家所說的“道”，既不“與神同在”，更從來沒說過“道就是神”，
更重要的是，沒有“成為肉身”。惟有基督。

著者說得極清楚：

道家與儒家所論及之“道”，均與約翰福音的“道”不同，不能
混淆，也不可引伸以儒，道之“道”來解釋聖經之“道”。儒，
道講的是人之道，義理之道，並非聖經的創造萬有的真神之道。
為了避免誤解，思高聖經譯本，將之譯作“聖言”，應有充分理
由。(頁 64)

可惜，“聖言”又與“傳講聖言”同譯異義；因為講道雖然是以成為肉身
的道－基督為中心，但到底不能混為一回事。這實在是翻譯的難處，唯一
的辦法是，在上下文中交代清楚。不過，這不是在這裡談論的事。

“日日皆末日”(想，頁 120-127)一文，說明不僅不信末日是問題，想
念末日，也會給別有用心的人誤導而錯信的人，所以信徒應該儆醒，檢討。
著者特地指明：“末日不僅是世界的毀滅，當人離開世界的那日，便為人
的末日。”你是否預備了？



所以基督徒不可懶散，應該存盼望，勤於作工。“先進先贏？”那篇文
章(想，頁 146-151)，說到被神所愛，蒙揀選的聖徒，絕不是雇工，要
勉勵持定“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
督所存的忍耐”(帖後一:3)。

中文是地球表面上最被廣泛使用的文字，讀的人相對說了偏少，使用
中文的基督徒更是如此。希望想讀書的獵書者，超越趨附時髦，參與隱藏
自己或表露自己的“臉書“孕育“想飛”之志。如此，這兩本書也就不乏同道，
不乏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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